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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吴吴光光于于

锦江河水静静流淌，安顺廊桥上灯
火辉煌。一位歌手坐在河边，轻抚琴弦
吟唱着歌曲。即将告别成都的两位彝族
小姑娘安静地趴在栏杆上，眼里有不易
察觉的泪光。

“我们就要走了，就要和成都分别
了。以后什么时候才能和你们在成都的
街头走一走？真的好难受，晚上我无法安
睡，因为思念已经在我脑海中回荡。”

——— 8 月 20 日，尔古依呷日记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14 岁的尔古
依呷和 15 岁的阿来阿呷在成都度过了
一段难忘的时光。随后，她们就又回到自
己的家——— 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
漫水湾镇一片部队废弃的打靶场。

与她们结缘，源于 10 个月前的一次
采访。

走出大山

凉山是我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
区之一，二元经济特征显著——— 地处高
山、高半山的昭觉、布拖、雷波、美姑、金
阳等县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群
众受教育程度低，属于脱贫攻坚中最难
啃的“硬骨头”；西昌、冕宁、德昌等安宁
河流域的县市地处国家级攀西战略资源
开发区，自然气候温和，经济相对发达，
也有着相对优良的教育资源。

20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随着交通
条件的改善，一些身居深山、富有闯荡精
神的农民，怀着对宜居之地的向往，离开
故土，迈开了追求美好生活的步伐。

他们有的与迁入地村民私下交易，
“购买”土地，安营扎寨；有的则选择无人
耕种的土地自己开荒。近的迁至凉山州
内安宁河流域的各县，远的足迹已到达
云南怒江。

通过搬迁，大部分移民摆脱了恶劣
的生存条件，生产、生活方式彻底改变，
创造了相对舒适的生活。但也给迁入地
带来许多棘手的管理问题。

由于没有迁入地户籍，他们也面临
尴尬——— 大部分人无法享受到与“原住
民”同等的惠民政策。自发形成的“村落”
里没有基层组织，也没有扶贫资金、项目
的注入。一些家庭因病、因学陷入贫困，
但因离开户籍地多年，早已失联，无法被
纳入“精准识别”的范围。

凉山州有关部门统计，已自发搬迁
农民在凉山有 17 万人。这其中也包括依
呷、阿呷两家。

去年 11 月，因为参加新华社深度贫
困地区调研，我与同事再次去探访这个
特殊的群体。在从冕宁县漫水湾镇郊区
的一条碎石路上，我们遇到了 14 岁的阿
呷和 13 岁的依呷。

她们是漫水湾中心校的六年级学
生，是好朋友，也是邻居，正好来自我们
寻找的自发搬迁户家庭。她们说着流利
的汉语，比起大山深处的孩子大方很多。

依呷的性格很开朗，爽快地答应为
我们带路去她家。

她家所在的“村庄”曾是一片部队的
打靶训练场，后来部队不再使用。在过去
20 多年里，这里逐渐成了搬迁到此农户
的“美丽新世界”。

从家到漫水湾中心校，她们每天要
在碎石路上走近 3 个小时。

依呷的老家在喜德县两河口镇布曲
洛村。21 年前，在她还未出生时，父母搬
离了地质灾害频发的老家，来到了打靶
场。彼时的打靶场只有 7 户人家，他们选
了一片地势相对平坦、远离公路的地方
进行开垦，开始了新的生活。

如今这里已经聚集了 100 多户居
民。

碎石路边，黄牛在吃草，一些院落
中，传出声声猪叫。傍晚的风吹过收割后
的田野，空气里有柏树的清香。

走到打靶场地势最高处，是两个女
孩紧邻的家。

最初的十多年，依呷的父母一直过
着没有电的生活。直到 8 年前，聚居点的
村民自己凑钱请电力公司拉来了电杆，
架起了电线。至今这里不通自来水，用水
靠山泉和自己打井。

依呷的两个姐姐已经出嫁，爸爸尔
古伟各常年在外打工。

为了养活留在家里的 3 个孩子和老
婆，54 岁的尔古伟各一年中大部分时间
忙碌在呼和浩特的一个工地上。在那里，
像他这样的小工一天的工资是 150元。当
我们见到他时，他刚带了 1万多元回家。

回忆起老家种地的日子，尔古伟各
说，搬出大山是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
“以前总是提心吊胆，怕山体滑坡。搬出
来后眼界也宽了，知道外面可以靠劳动
挣钱。”他说。

近年来，打靶场所在的冕宁县面对
自发搬迁户这个“老大难”问题，积极做了
大量工作，其中包括协调当地的学校，让
这些移民的子女享受同等的入学待遇。

多年在凉山走访，我发现，几乎所有
贫困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定义如出一
辙——— 愿孩子能够好好读书，将来有出
息。

对于住在打靶场的搬迁户来说，孩
子不必花高价就能走进漫水湾中心校的
课堂，“美好生活”已经实现了一半。

读书梦想

然而，并非每个家庭的梦想之船都
能一帆风顺地驶到彼岸。

阿呷的老家在昭觉县金曲乡瓦莫
村，幼时随父母搬迁至打靶场。她安静而
内向，眼神中有种远超同龄人的沉稳。

刚走进她家家门，便看见她 81 岁的
爷爷披着查尔瓦(彝族披风)坐在地上，
老人腹痛多日，一副病恹恹的样子。

因为离开老家多年，阿呷家没有参
保新农合。她说她的愿望是长大后当个
医生，治好身边人的病，可说着说着，眼
泪就流了下来。

她悄悄告诉我，家里一共 6 个孩子，
她是老大。父母想让她读完这个学期就
辍学，出去打工补贴家用。

难以想象，14 岁的她，小小的肩膀
竟要承担如此重担。

其实，阿呷在 13 岁的寒假就去东部
某省的一个电子元件厂打过工。跟着老
乡，先从漫水湾镇坐车到西昌，再坐 13
个小时硬座火车到成都，再从成都坐 23
个小时的硬座火车去……

工厂里，她每天工作 10 个小时，一
个月下来挣了 2000 多块钱。她一分钱都
没有留下，全部交给了父母。“只要能读
书，再怎么苦都可以。”

回家的路上，没有买上座票，她站了
20 多个小时，脚肿了，鞋都穿不上。

“我去过成都，但只从火车的窗户里
看到过，那里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我想
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她说。

而依呷连西昌都从未踏足。打靶场
就是她的整个世界，山上的树林是她的
游乐场。谈起未来，她说：“两个姐姐都嫁
了，下一个就是我。”

虽然小大人的语气里充满认命的无
奈，但她们的眼睛里，分明闪烁着对读书
的渴望。

那一天，连“威胁”带承诺资助，我花
了很长时间做通阿呷父亲的工作。快天
黑的时候，他终于放弃了让阿呷辍学的
想法。

快离开的时候，依呷拎着几颗圆根
萝卜满头大汗地从地里跑过来。彝族人
热情好客，来了远客必然尽心接待。可她
们拿得出手的只有萝卜。

这里距离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只有
40 公里，抬头能看见璀璨的银河，阿呷
和依呷坐在家门口看过火箭升空的壮丽
景色。不远处，是京昆高速川流不息的车
河。

而她们与精彩的世界之间却隔着一
道无形的墙。

80 多年前，长征中的红军在离这里
不远的地方与一位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
为盟。

这一天，我答应了两位彝族女孩，一
定要帮她们实现继续读书、看看世界的
梦想。

暂别打靶场

“以前爸爸妈妈想让我出去打工，幸
好你来了，现在没有让打工了。”

“阿姨，你寄给我们的衣服鞋子我们
都收到了，作为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能得
到这么多的东西，真的是谢谢你。”

“爸爸又出去打工了，现在不知道他
在哪里。”

“25 号那天下午 3 点左右我爷爷去
世了。他等不到我当医生了。”

“我的考试成绩出来了，考得还可
以，可以上泸沽中学。”

——— 过去十个月中，阿来阿呷分别
用老师、母亲的手机发来的短信

曾经答应过两个女孩，在她们考出
好成绩的时候，接她们来一趟成都。8 月
15 日，我开着车，去凉山兑现承诺。

“阿姨说要来接我和依呷，几天前听
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特别高兴。去山上
放牛的时候我就到处跟朋友说。今天更
是兴奋，一大早就起了床。妈妈叫我在家
煮饭，把割下来的嫩草给猪吃，两个小时
不到我就把这些全做完了。”

——— 8 月 15 日，阿来阿呷日记

“自从小时候从山上摔下来我就会
晕车，从漫水湾到泸沽镇都会吐……到
了 ，快到了 ，我看见好红好红的两个
字——— 成都。阿姨带着我们去吃肯德基，
鸡腿好香啊，但是我宁愿饿着也不愿吐
在阿姨车上了。我真的很感谢你们没有
嫌弃我。”

——— 8 月 15 日，尔古依呷日记

初来乍到的头几天，两个女孩腼腆
得不愿多说话。十四五岁的年龄，正是敏
感和自尊心与日俱增的时候，面对新鲜、
有趣的事物，她们努力保持着克制，不显
露出好奇。但日记里的点滴透露着她们
受到的冲击。

“陈阿姨的女儿豆豆姐给我们买鞋
子，还请我们吃冰激凌。一双鞋卖 200 多
元，真是太贵了！”

“海磊阿姨送给我们一人一条漂亮
的连衣裙。可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穿过裙
子，好羞人啊。”

——— 8 月 16 日，阿来阿呷日记

渐渐熟悉了环境，女孩们开始聊起
自己的生活。

“你每次寄给我们的东西都是周珍
老师出钱叫车送到家里来。因为邮递员
来不了我的家。”

“我最喜欢吉克隽逸，她是彝族女孩
的骄傲。”

“我最喜欢过火把节，我们打火把，
可以玩到很晚。”

“彝族年要杀猪，我在家里负责喂
猪，看到它们被杀掉还是有点伤心。”

“爷爷去世的时候，家里杀了 4 头牛
和 6 只猪，来了许多客人。我们彝族家里
最重视的是亲情，虽然家里穷，但是老人
走的时候一定要热热闹闹的。”

她们也有烦恼。
依呷的二姐尔古伍果今年 18 岁，去

年嫁给了娃娃亲对象，现在日子过得磕
磕绊绊。依呷很担心自己将来也和二姐
一样。

她和阿呷都订了娃娃亲，正常情况
下，17 岁后就要完婚。她们的母亲如此，
母亲的母亲也是如此。婚后是否幸福，似

乎全凭运气。
如果女方家要退亲，要赔上男方家

一大笔钱——— 千百年来，大凉山最重承
诺、信用。

当然，如果结婚的话，女方家里也会
收到一笔为数不小的彩礼。有学者做过
调查，目前冕宁农村彩礼在 15 万元到
20 万元左右。

“我还有弟弟，将来弟弟娶亲也需要
拿彩礼，所以这个钱不属于我们家。”阿
呷说。

近年来，凉山州通过推行一系列移
风易俗的政策，高额彩礼现象在干部中
得到了有效遏制，但在普通群众中很难
一时改观。

在彝族学者巴且日火看来，高额彩
礼源于多年来彝族传统教育的缺失，使
得老百姓对这一古老习俗的理解“跑
偏”。“在彝族经典中有记载，拒绝一桩婚
姻，可以有八种委婉的方式——— 其中一
种便是索要高于正常数额的彩礼。”他
说。“现在大家却认为彩礼越高，越重视
这桩婚事。”

面对退婚就要赔付彩礼等额钱财的
现实，两个女孩都很无奈。但她们明白，
如果要改变早早嫁人的命运，唯有把书
一直念下去。“如果我成了大学生，就不
会那么早结婚了。”阿呷说。

而且，有了硬文凭和真本事，即便身
为女孩，她们也能成为家里“说得起话的
人”。

烦恼虽多，把一切暂时抛在脑后，感
知、享受当下才是现在的主题。

从大学校园、图书馆、电影院、大熊
猫繁育基地、溜冰场，再到一个个城市地
标、名胜古迹……接触的新鲜事物越来
越多，她们也渐渐融进了这座城市的脉
搏中。

“晚上我们吃完饭出去散步，去到了
河边。好美啊！河上还有鸟在飞，有的人
在遛狗，有的人在那里手牵手，真的好和
谐……还去了四川大学，我进门就惊呆
了。好大一所学校！将来如果我能在这里
上学，将是多骄傲啊！”

“今天我们去看熊猫。阿姨说，警察
叔叔关心我们凉山孩子，让我们免费参

观。刚见到他我好害怕，没有想到他竟然
弯下腰来和我们问好，我真是又激动又
开心又紧张……熊猫基地有好多外国
人，我真是太骄傲了，因为我是中国人，
我的国家太有名了，大家都到这里来。”

“阿姨让吴爷爷带着我们去爬青城
山。路边有许多美丽的花朵，树木又高又
大。吴爷爷给我们拍照，回来的时候还坐
了缆车。”

“今天我们去看了《巨齿鲨》，等我回
家以后肯定没有人会相信我看过真正的
电影。电影院里面黑黑的，好可怕。可是
阿姨的同事力可哥哥说，不要怕。我们挨
着他坐下，戴上了眼镜，真是太激动了。

力可哥哥，我们可能永远再见不到面，可
是我好开心能认识你。”

“今天我们见到了阿姨的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洗车店的老板。阿姨说，无论做
任何工作，只要认真努力细心，都会得到
别人的尊敬和喜爱。这个叔叔就是一个
很厉害的人。我将来也要像他一样。”

“我们教吴阿姨和力可哥哥学彝语。

我们讲到‘兔子’的时候，他们就卡住了。

不过一会，阿姨学会了，哥哥还是没学
会。为了安慰他，我们给了他一个大大的
拥抱。”

——— 8 月 15 日至 8 月 20 日，阿来
阿呷、尔古依呷日记

第一次吃披萨、第一次进图书馆、第
一次看熊猫、第一次玩娃娃机、第一次看
电影、第一次敷面膜……依呷说，虽然在
成都的日子，她体验到那么多的“第一
次”，但是足够在心里回味很多很多次。

回归凉山

依呷和阿呷再回到打靶场的时候，
碎石路依旧，土坯房依旧。刚一到家，阿
呷就连忙跑到地里去收玉米，除了一身
新衣，看不出她离开过。

可是，一些细微的改变正在发生。
走出打靶场前，她们是羞怯的少女。
现在她们依然羞怯，但是已懂得在

说话时直视对方的眼睛，对提问作出
及时回应，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勇敢表
达。她们学会了在餐桌上为他人倒茶，
在地铁里排队，在公交车上让座，对每
个帮助自己的人大声说出谢谢……

依呷似乎懂得了，自己不该为黝
黑的皮肤自卑，大大的眼睛、粗粗的辫
子是别的小姑娘羡慕的美。

阿呷的自信也在萌芽：“我是大凉
山的孩子，13 岁就能挣钱养家。虽然
我个子小，没法和城里的孩子比，但我
能吃下他们没法吃的苦。”

“城市真好，我要好好读书，考上
这里的大学。毕业后回凉山，把弟弟妹
妹全部供出来。努力，命运从现在开始
改变！”

——— 8 月 19 日，阿来阿呷日记

就在阿呷下定决心的同时，四川
省针对凉山已自发搬迁农民群体的精
准扶贫工作也悄然启动。今年年初，我
们针对这一群体的报道引起了各级党
委政府的高度重视。

本着“脱贫路上绝不落下一人一
户”的原则，目前各地正在加紧开展对
已搬迁农户的统计和“精准识别”，着
力解决这一群体的落户和精准扶贫问
题。

这意味着，更多的阿呷和依呷将
结束尴尬的身份。党和国家的扶贫政
策不会漏掉每一个需要关心的群体。

从高寒走向温暖，从贫穷走向小
康，凉山将迎来又一次跨越。

按照凉山“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
规划要求，到 2020 年，凉山全州九年
义务教育在校生 75 万，巩固率 90%。
这个发展目标已经在 2017 年全面超
额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达 76 . 23
万人，入学率达 99 . 54%。

依呷和阿呷的未来更加可期。

“阿姨，我今天到泸沽中学报到
了，依呷去了漫水湾中学。我们分开
了，但是我们的心在一起。我们一直很
想你，也很想成都，希望将来还能去。”

——— 9 月 1 日，阿来阿呷用母亲
手机发来短信

▲ 2018 年 8 月 21 日，成都春熙路，阿来阿呷（右）和尔古依呷第一次体验电玩。

 2018 年 8 月 23 日，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漫水湾镇，阿来阿呷正在院子里和家人一起做农活。摄影：张可凡

彝族少女依呷阿呷出山记

阿呷、依呷是自发搬迁的彝族农民后代——— 他们为了追求美好生活，从环

境恶劣的凉山深处搬迁到一个废弃的打靶场安家；她们对外面精彩世界充满

好奇——— 阿呷在 13 岁的寒假就去东部某省的一个电子元件厂打过工，依呷则

连西昌都从未踏足

就在阿呷下定决心要考上大学的同时，四川省针对凉山已自发搬迁农民

群体的精准扶贫工作也悄然启动。今年年初，我们针对这一群体的报道引起了

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

这意味着，更多的阿呷依呷将结束“自发移民”的尴尬身份，未来有无限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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